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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商兴农”战略推进下，县域电商正由规模扩张转向品质化、品牌化转型。江苏睢宁沙集作为中国

农村电商标志性样本，其“农户 + 网络 + 公司”模式历经十余年发展形成产业集群，也面临同质化竞

争、品牌薄弱、人才流失等困境。本文以自组织理论为分析工具，将沙集模式划分为自发萌芽、集群形

成、转型迭代三个演进阶段，从非平衡性、非线性作用、涨落演进三个维度剖析其迭代创新机制。研究

发现，品牌与产品差异化维持系统非平衡动力，多元主体非线性协同产生放大效应，直播、数字化等创

新涨落推动序参量由“低价”向“品牌”更替。沙集经验表明，自组织与他组织上下联动是农村电商集

群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可为县域电商转型升级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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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igital Commerce for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county-level e-com-
merce is shifting from scale expansion to quality and brand-oriented development. As an iconic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6.15101119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6.15101119
https://www.hanspub.org/


张雪 等 
 

 

DOI: 10.12677/ecl.2026.15101119 296 电子商务评论 
 

example of China’s rural e-commerce, Shaji Model in Suining, Jiangsu Province, characterized by the 
“farmers + internet + companies” framework, has evolved into an industrial cluster over more than 
a decade. However, it also faces dilemmas including homogeneous competition, weak branding, and 
brain drain. Based on self-organization theory, this paper divides the evolution of Shaji Model into 
three stages: spontaneous emergence, cluster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ve iteration, and ana-
lyzes its itera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s from three dimensions: non-equilibrium, non-linear in-
teraction, and fluctuation evolut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brand and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sus-
tain the non-equilibrium driving force of the system; non-linear collaboration among multiple ac-
tors generates an amplification effect; and innovative fluctuations such as live streaming and digi-
talization drive the replacement of the order parameter from “low price” to “brand”. The experience 
of Shaji demonstrates that the vertical coordination between self-organization and hetero-organi-
zation is critical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clusters,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ounty-level e-com-
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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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经济重塑了传统农业的生产与流通形态。自“农村电子商务”概念提出以来，我国县域乡村正

经历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传统县域电商亟需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更加注重品质化与品牌化建设[1]。国

家明确提出实施“数商兴农”工程，将其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数商兴农”旨在发挥数字

技术和数据资源对农村商务的赋能效应，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通过电子商务、直播营

销等商务形式，推动农业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实现农业增效、农村繁荣与农民增收[2] [3]。学界普遍

认为，“数商兴农”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数字化改造，更是对农业生产关系、流通体系与消费市场的系统

性重构[2]。 
江苏省睢宁县沙集镇是中国农村电商发展的标志性样本。2006 年前后，沙集镇东风村个别农户开始

尝试在淘宝平台销售简易家具，逐步形成了以“农户 + 网络 + 公司”为核心的“沙集模式”[4]。该模

式被学者概括为“个别农户创新、其他散户复制扩散的市场自发行为集合”[5]，其裂变复制速度之快、

产业集聚效应之强，在全国农村电商发展中具有典型意义。围绕沙集模式，现有研究已形成较为丰富的

积累：在发展机制方面，学者指出其裂变复制依赖于平台、物流与产品选择的协同作用，但也面临着小

微企业的共有难题，包括创新动力不足、融资困难、质量控制和品牌塑造意识薄弱等，亟待调整转型[5]；
在技术赋能方面，有研究揭示了通过结构赋能、资源赋能与心理赋能三种方式，为农民、组织和社区赋

能，从而推动乡村发展[6]；在政商关系方面，政府、平台与新农人构成的三方合力被认为是沙集模式成

功的关键[7]；在产业集群方面，研究者分析了电商集聚的空间机制及政府赋能的驱动作用[8] [9]。然而，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现象描述、对策建议或单一维度的机制分析，较少从系统演化的深层逻辑出发，来解

释沙集模式为何能够从分散的个体行为自发形成有序集群，以及这一自组织过程如何在当前困境下实现

迭代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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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组织理论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该理论认为，开放系统在远离平衡态的条件下，

通过非线性互动和涨落放大，能够从混沌中自发演化出有序结构[10] [11]。将这一视角引入沙集模式研究，

可以超越传统的“政府–市场”二元叙事或单一因素分析，将沙集模式中看似分散的个体行为、偶然的

创新尝试以及多元主体的复杂互动，系统揭示产业集群从萌芽、扩张到转型的内在动力机制。通过剖析

沙集模式的迭代逻辑与创新机制，可为其他农村电商集群的转型升级提供参考，助力“数商兴农”战略

的落地实施。 

2. 核心概念与基础理论 

2.1. 沙集模式 

沙集模式是指以江苏省睢宁县沙集镇为代表的农村电商发展模式，其典型特征是“农户 + 网络 + 
公司”的经营组织形式。具体而言，农户(网商)依托淘宝等第三方电商平台直接面向消费者，同时自发组

建小型加工厂或与本地工厂合作，形成“前店后厂”的生产销售一体化格局[4]。其核心动力来源于草根

创业者的创新精神与农村社会强人际网络带来的快速扩散效应。 

2.2. 自组织理论 

自组织理论是一个理论群，主要包括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Prigogine 在耗散结构理论

指出，一个开放系统在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区，通过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可以在内部某个参量

达到一定阈值时产生涨落，从混沌状态演化为有序结构[10]。Haken 的协同学进一步强调，系统中各子系

统之间的协同与竞争是自组织演化的根本动力，序参量支配着子系统的行为，而子系统的互动又反过来

强化序参量[11]。 
沙集模式的发展历程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自组织演化过程，在缺乏外部强力干预的条件下，大量分

散的网商个体通过相互模仿、竞争与合作，自发形成了具有规模效应的产业集群。自组织理论为解释这

一现象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将该理论应用于社会经济系统分析时，学者们提炼出四个核心条件，开

放性、非平衡态、非线性作用和随机涨落。其中，开放性要求系统持续与外界交换信息、资源与能量。非

平衡态意味着系统内部的差异性与非均匀分布是演化的动力来源。非线性作用指各要素之间存在复杂互

动而非简单线性叠加。随机涨落则指微小的创新或扰动可能被放大为系统转型的契机[12] [13]。 

3. 沙集电商发展概况与演化阶段 

沙集镇位于江苏省睢宁县东部，是闻名全国的“沙集模式”发源地[4]。该模式以“农户 + 网络 + 公
司”为核心特征，历经十余年发展，已成为我国农村电商的典型样本[4] [5]。目前，沙集已集聚网商数千

家，形成以板式家具为主导的完整产业链。回顾其演进历程，可将沙集模式划分为三个递进阶段(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ree stages of the Shaji model 
表 1. 沙集模式演化三阶段特征对比 

维度 1.0 阶段(约 2006~2010) 2.0 阶段(约 2010~2015) 3.0 阶段(2016 至今) 

主导序参量 低价(生存驱动) 低价 + 规模 过渡期：低价与品牌并存 

核心主体 分散农户 网商 + 配套企业 多元生态(政府/平台/协会/头部网商) 

主要机制 模仿扩散 分工协同 非线性协同 + 涨落放大 

空间形态 家庭作坊散布 初步集聚 + 物流节点 园区集中 + 跨区域协作 

关键问题 无品牌、质量低 同质化初现 品牌滞后、人才流失、负反馈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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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沙集模式 1.0 阶段：自发萌芽期(约 2006~2010 年) 

沙集电商的起源可追溯至 2006 年前后。当时，沙集镇东风村个别农户开始尝试在淘宝平台销售简易

板式家具，由于投资小、门槛低、见效快，这一做法迅速被同村及周边农户模仿[5] [6]。至 2010 年，沙

集镇淘宝店铺数量已突破千家，初步形成产业集聚。 
本阶段的典型特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自发性。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规划推动，完全是农户基于逐

利动机的自主尝试。第二，分散性。经营主体以家庭为单位，前店后厂模式普遍存在，缺乏专业化分工。

第三，同质化萌芽。由于相互模仿，产品类型高度重合，价格竞争初现端倪[14]。从演化动力看，淘宝平

台为沙集农户打开了开放的市场系统，个别先行者的成功经验通过农村社会强人际网络被迅速放大，引

发了大量跟随者涌入[6]。 

3.2. 沙集模式 2.0 阶段：集群形成期(约 2010~2015 年) 

2010 年前后，沙集电商进入快速扩张阶段。“沙集模式”概念被正式提出，其“农户 + 网络 + 公
司”的运作模式逐步成熟[4]。随着网商数量激增，物流、包装、配件等配套产业迅速跟进，全国主流快

递企业均在沙集设点，形成了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电商物流集散地[8]。部分网商从家庭作坊向小型工厂过

渡，开始雇佣工人、租赁厂房，实现了经营规模的跃升。在分工协作方面，“农户 + 网络 + 公司”模

式确立了基本运作方式：农户(网商)负责在电商平台接单，然后将订单委托给本地家具加工厂生产，由加

工厂直接发货或返回网商发货。这种分工既保留了农户的经营灵活性，又借助工厂的规模化生产保证了

供货效率[4] [5]。 
在政府角色方面，1.0 阶段地方政府对电商基本处于观望状态，进入 2.0 阶段后，睢宁县委、县政府

开始意识到沙集电商的潜力，陆续出台扶持政策，包括修建电商产业园、组织电商培训、协调金融支持

等[7] [9]。乡镇政府则更多扮演服务者角色，协调土地、用电等实际问题。 

3.3. 沙集模式 3.0 阶段：转型迭代期(2016 年至今) 

2016 年以后，沙集电商在高速增长后逐渐进入转型调整期。当前，沙集已形成以板式家具为主导、

涵盖制造、物流、运营的完整产业链，但也面临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一是同质化竞争加剧。大量网商销

售相似产品，价格战成为主要竞争手段，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5]。二是品牌建设滞后。沙集虽涌现出数

千家网店，但真正具有市场影响力的自主品牌寥寥无几，多数停留在“贴牌”或“无牌”阶段[14]。三是

生产空间不足。随着家庭作坊向工厂化转型，土地指标不足成为突出瓶颈，部分企业被迫外迁[6]。四是

人才流失。有能力的年轻网商向外迁移，复合型电商运营人才短缺[15]。 
面对困境，沙集电商自发形成了若干迭代方向。在品牌化方面，部分头部网商开始注册自主品牌，

注重产品设计、质量控制和包装升级，尝试从卖产品转向卖品牌[5]。在规范化方面，一些企业从家庭作

坊向现代公司转型，引入规范化的财务、生产、人事管理，部分企业开始标准化厂房建设并获得 ISO 质

量体系认证[14]。在平台化方面，从过度依赖淘宝单一平台向拼多多、京东、抖音电商、跨境电商等多渠

道布局转变[8]。在数字化方面，部分企业引入 ERP 系统、数据分析工具，实现从经验决策到数据驱动决

策的转变[6]，同时尝试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等新业态[16] [17]。 
这一阶段，地方政府从服务者向引导者转型。睢宁县将沙集电商小镇建设纳入“1 + 3”主导产业布

局，以省特色小镇创建为载体，推动产业能级提升[12]。农商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针对电商的专项信贷产

品，缓解了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18]。同时，政府推动产业规划编制，引导企业向园区集中，规范市场秩

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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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组织视角下沙集模式的核心创新机制 

前述演化历程表明，沙集模式自形成之初便具备高度的开放性，依托电商平台接入全国市场，持续

与外部交换信息、资源与能量，这为后续的非平衡演化与非线性协同提供了前提条件。本章从非平衡性、

非线性作用和涨落演进三个维度，聚焦于当前沙集电商系统如何通过自组织机制实现持续迭代与高质量

发展。 

4.1. 非平衡性的维持 

非平衡态是自组织演化的动力来源。如果系统过早陷入均衡状态——例如所有企业趋同、产品高度

同质——演化将趋于停滞。集电商在发展初期曾长期处于低层次同质竞争状态，后期通过多维度差异化

布局主动制造并维系系统内部差异，持续维系非平衡发展格局，为产业长效演化积蓄动能。 
品牌分化是维持非平衡性的首要机制。在 1.0 和 2.0 阶段，沙集电商以“无牌”或“贴牌”产品为主，

产品类型高度重合，导致价格战频发，低价成为支配网商行为的序参量[5] [14]。进入 3.0 阶段后，部分头

部网商开始注册自主品牌，定位不同的细分市场，有的聚焦北欧简约风格，有的专注儿童家具，有的主

打定制化服务[14]。这种品牌分化创造了系统内部的多样性，使不同规模的网商能够在各自细分市场中寻

找生存空间，避免了同质化带来的系统僵化。产品差异化是维持非平衡性的另一重要路径。沙集家具从

早期的简易板式家具逐步向中高密度板、实木家具、多功能家具升级。部分企业引入环保材料、改进生

产工艺、申请外观专利，提高了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6] [8]。差异化产品的出现打破了千店一面的格

局，使系统内部形成了梯队式的结构——头部企业引领创新、中型企业跟进、小微企业寻找利基市场。

这种层级差异本身就是非平衡态的表现，为系统的持续演化提供了内在张力。 
此外，空间布局的差异化进一步强化了非平衡特征。部分企业向电商产业园集中，享受更完善的配

套服务；另一些企业保留在村庄，利用家庭作坊的灵活性；还有部分企业将加工环节外迁至周边乡镇，

仅保留运营和销售在沙集[4] [9]。不同空间策略对应不同的成本结构和竞争优势，系统内部的多样性得以

维持。从自组织理论看，非平衡性不是被动接受的状态，而是需要主动维持的动力机制。沙集电商通过

品牌、产品、空间等多维度的差异化策略，避免了系统陷入低水平均衡，为更高阶的有序演化保留了可

能性。 

4.2. 非线性作用 

非线性作用指系统各要素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而非简单的线性叠加。沙集模式从“农户 + 网
络 + 公司”的线性分工，逐步演化为政府、平台、协会、网商、农户等多主体之间的非线性协同。为了

更科学地揭示这种非线性互动，本文构建了系统动力学流图(见图 1)，通过存量、流量、反馈回路和时滞

等要素，直观展示多主体之间的动态耦合关系。 
在沙集电商的演化中，两类关键反馈回路主导了系统的非线性动态：一类是推动规模扩张的正反馈

回路，另一类是制约无序扩张的负反馈回路，二者相互作用、动态平衡，共同驱动系统演化。 
首先，正反馈回路体现了协同放大的非线性效应。部分网商通过优化产品设计、提升品质和售后服

务获得用户好评，复购率与品牌信任度上升，形成溢价能力。售卖利润空间扩大后，企业有更多资金投

入研发与品牌推广，进一步强化市场竞争力，吸引更多平台流量倾斜，推动订单量持续增长。这一过程

并非简单的线性因果链，而是多环节相互强化的非线性循环，使优质企业形成良性增长，逐步成为产业

集群的核心力量。此外，政府、协会、平台的赋能也会强化这一回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降低企业运

营成本，协会推动的集体品牌提升整体形象，平台的数据反馈帮助企业精准优化产品，三者共同放大了

网商创新的收益，形成“1 + 1 > 2”的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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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Non-linear interaction diagram of Shaji e-commerce ecosystem 
图 1. 沙集电商生态系统非线性互动关系图 
 

与之相对，负反馈回路则体现了竞争约束的非线性调节作用。沙集电商早期低门槛、同质化的扩张

模式，催生了“低价竞争–利润下降–研发投入减少–同质化加剧”的恶性循环。为争夺流量，大量网

商陷入低价战，利润空间被持续压缩，企业无力投入研发与品质提升，只能通过模仿爆款维持生存，进

一步加剧产品同质化，最终引发用户差评增多、平台流量惩罚等后果，倒逼行业走向分化与规范。这一

过程同样不是简单的因果传递，而是存在明显的时滞效应，低价竞争对利润的侵蚀、品质下滑对口碑的

影响、平台处罚对流量的限制，都需要时间才能显现，这种延迟放大了系统的波动，也凸显了非线性互

动的复杂性。 
政府、协会、平台等主体的介入，并非简单的外部干预，而是以非线性方式嵌入到上述反馈回路中，

调节其强度与方向。政府并非采取指令性干预，而是通过修建电商产业园、组织培训、协调金融支持等

方式提供公共服务[7] [16]，为正反馈提供支撑条件。行业协会发挥了中介协调功能。沙集镇电子商务协

会最初以信息交流和基础培训为主，后逐步承担起行业自律、集体谈判、标准制定等职能[5] [16]。协会

代表网商与物流企业谈判，降低物流成本，推动制定最低质量标准，遏制恶性低价竞争，缓解负反馈回

路的负面影响。平台企业则通过数据反馈、流量支持、规则引导等方式影响网商行为[9] [16]。 
多元主体之间的非线性互动，使沙集电商系统从简单的“农户–平台”二元结构，演化为包含政府、

协会、平台、物流、设计、金融等多角色的复杂生态系统。各主体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塑造，系统整体的

协同效应远超单个主体的线性叠加。 

4.3. 涨落演进 

随机涨落是指系统内部或外部发生的微小创新或扰动，这些涨落在特定条件下可能被放大，成为系

统转型的契机。沙集模式在 3.0 阶段的迭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各种涨落的有效捕捉和放大，并推动了

序参量的逐步更替。 
涨落的捕捉与放大。直播带货是近年来农村电商领域的重要涨落。部分先行网商尝试在抖音、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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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平台进行直播销售家具，实时展示产品细节、回答消费者提问，取得了显著效果。这一创新迅速被其

他网商模仿和扩散——协会组织直播培训，平台提供流量支持，政府建设共享直播间[12] [18]。如今，直

播已成为沙集电商的重要销售渠道，原本的微涨落被放大为系统性的业态创新。短视频营销是另一个被

吸纳的涨落。通过拍摄产品生产流程、设计故事、使用场景等短视频内容，网商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

积累粉丝，实现了品牌传播和销售转化的双重目标[18]。数字化工具的引入同样经历了“涨落–放大”过

程。部分头部企业率先引入 ERP 系统、仓储管理系统和数据分析工具，实现了订单、库存、财务的数字

化管理[8] [9]。这些企业的效率提升起到了示范效应，带动更多网商跟进。 
协同学认为，序参量是支配子系统行为的主导因素，其更替标志着系统演化阶段的转换。在沙集模

式 1.0 和 2.0 阶段，支配网商行为的主导序参量是低价。由于产品同质化严重、品牌缺失，消费者主要依

据价格做出购买决策，这迫使网商不断压缩成本，低价将大量网商锁定在低端竞争轨道上[5] [14]。进入

3.0 阶段，序参量开始发生更替。部分头部网商通过品牌建设、品质提升和差异化设计，成功实现了溢价

销售。品质和品牌作为新的序参量，开始支配网商的行为选择——企业加大产品设计投入、申请质量认

证、优化售后服务，以响应新的市场信号。序参量的更替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推动的区域

公用品牌建设，为沙集家具建立了统一的品质标准[16] [19]。行业协会制定的质量标准，提高了准入门槛，

抑制了低质产品的泛滥。平台算法的调整(如向好评率高、退货率低的店铺倾斜流量)激励网商关注品质。

更重要的是，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从买得起到买得好——为序参量的转换提供了根本动力。当前，沙

集模式的序参量正处于从低价向品牌过渡的关键期，这一转换尚未完成，但方向已经明确。 
从涨落演进到序参量更替，构成了一条自组织演化路径，微小的创新被系统捕捉，在非线性放大作

用下成为主流业态，进而改变支配个体行为的序参量，最终推动系统向更高阶的有序状态演化。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第一，沙集模式经历了三个演进阶段：1.0 自发萌芽期(约 2006~2010 年)，以农户自发尝试和相互模

仿为特征；2.0 集群形成期(约 2010~2015 年)，“农户 + 网络 + 公司”模式成熟，产业集聚效应显现；

3.0 转型迭代期(2016 年至今)，面临同质化、品牌弱、人才短缺等困境，正在探索品牌化、规范化、数字

化等迭代方向。 
第二，自组织机制在沙集模式迭代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非平衡性通过品牌分化、产品差异化和空间

布局差异化得以维持，为系统演化提供内在动力；非线性作用体现为政府、平台、协会、网商等多元主

体之间的复杂协同，产生了显著的协同效应；涨落演进表现为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数字化工具等创

新被系统捕捉并放大，推动了序参量从低价向品牌的更替。 
第三，在“数商兴农”背景下，沙集模式的迭代方向是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化、品牌化、数字化转

型。自组织与他组织的上下联动是迭代成功的关键——政府做市场做不到的事(公共品牌、基础设施)，但

不替代市场；市场做政府做不好的事(产品创新、价格发现)，但不放任自流。 

5.2. 对沙集模式迭代发展的建议 

沙集模式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改进。第一，破解同质化竞争，加快品牌化转型。沙集电商应进一步

推动区域公用品牌与企业品牌的协同发展，建立品牌准入和动态管理机制，对使用公用品牌的产品实行

统一质量标准。同时，鼓励头部企业打造差异化自主品牌，支持中小网商围绕细分市场进行精准定位，

逐步摆脱低价竞争的路径依赖。第二，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优化要素资源配置。针对生产空间不足的问

题，应加快电商产业园扩容升级，推动零散加工企业向园区集中，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同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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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乡镇、跨区域的产能协作模式，将部分加工环节有序外迁，缓解本地空间压力。第三，强化复合型人

才培养，破解人才流失困局。建立“引育留”结合的人才培养闭环：制定专项政策吸引外出青年返乡创

业；依托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开展实战化培训，重点提升数据分析、品牌策划、直播运营等进阶技能；通

过股权激励、职业等级评价等方式增强人才归属感，让优秀人才留在沙集。第四，深化自组织与他组织

的协同机制。在保持市场活力的前提下，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的行业自律和公共服务功能，完善质量标

准、价格协调、集体谈判等机制。政府应继续做赋能者，在公共品牌推广、物流基础设施、质量监管等方

面加大投入，同时避免过度干预微观经营。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属于单一案例，研究的普适性有限，未来研究可开展多案例比较研究，对比不同类型县域电

商模式的迭代路径。二是深入探讨电商发展对农村社会结构、代际关系、乡村治理等的深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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